
被「打壓」的男性？台大性平委員爭議的「男性委屈」
與社會氛圍

V太太  27 Apr, 2022  

台灣大學將選出包括性別平等委員會、學生會等各類學生代表，然而多位性別平等委員會候選人所提出之政見卻在網路上引起爭議。 圖／聯合
報系資料照

台灣大學將於5月6日舉行「十合一」選舉，選出包括學生會、學生代表大會以及性別平等委員會等各類學生代

表，然而在選舉公報公開發布後，多位性別平等委員會候選人所提出之政見卻在網路上引起爭議。例如有候選

人指出當前是個「男性權利受到打壓的年代」，因此「必須有人為了男性的權利挺身而出」；有候選人主張在

校園性平事件中，有時候「申請人或被行為人一方腦袋怪怪的」，在此情形之下，應該為申請人提供心輔服

務，而不是為了「安撫那個瘋子」而將「一個可憐鬼送去記過」。還有候選人聲稱自己的目標是「制裁台女、

終結噁男」。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6條，學校應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台大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則

規定該委員會由17到21人組成，除校長、教務長、總務長、學務長和教師與職工代表外，也應包含五名學生代

表，由學生直選選出，其中單一性別人數不得超過三名。

校園性別平等委員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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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許多人聽到校園性平會時，通常會最先聯想到校園性平事件——如性騷擾——的調查和處理，但這其實只

是性平會的多項功能之一。校園性平會的任務還包括了整合學校相關資源以訂定校園內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

畫、辦理性平相關活動、研發性平相關課程，與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環境等。整體來說，校園性平會的目

的與使命在於實踐校園內的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以打造友善之校園環境。而學生代表的重要性則在於納

入不同視角，以理解學生的真實需求，更避免在師生間權力不平等的情況下傷害學生權益。

舉例而言，催生《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關鍵事件之一便是玫瑰少年葉永鋕的死亡，而這正清楚展示了校園性平

會的職責與被期許發揮的功能。當年就讀屏東高樹國中的葉永鋕因為性別表現偏陰柔而長期遭到同學霸凌，導

致他恐懼於下課時間使用男廁所。某次葉永鋕在上課時間離開教室上廁所後卻久久未歸，最後被發現他疑似因

為在廁所滑倒而躺臥於血泊中，送醫後不治死亡。

葉永鋕的死亡讓台灣社會意識到，一個對於性別氣質與性傾向不同於主流的學生缺少了解與尊重的學校，可能

對這些學生造成各式各樣的傷害，除了被排擠造成的身心壓力、孤獨感，與學業表現受影響外，甚至可能打造

一個高度不安全的校園環境，最後使他們葬送生命。《性別平等教育法》由此而生，目的便是加強校園內師生

的性別意識，讓校園裡的每一份子都不需要因為個人的性別認同、性別氣質表現和性傾向受到排擠與傷害，而

能夠擁有自由與平等發展的機會。

換言之，如同其他許多性別政策，《性別平等教育法》和校園性平會的設置同時承擔著補救、矯正與形塑未來

的功能。因為在傳統的性別規範與權力分配下，某些性別、性傾向與性別表現長期遭遇主流社會的排擠與攻

擊、資源和機會之不平等，限制了個人的自由與發展。而校園環境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制度與場域，自然也難

以逃脫相關議題。再加上校園環境有著獨特的動力與權力關係，因此更需要設置專門的機制處理性別相關問

題。除此之外，學校教育形塑、打造國家未來之人才，有良好性別意識的學子們，才能成就更多有性別意識的

國民。

因此，校園性平會絕非有名無實的虛置機構，而是可以、也必須扮演重要角色的校園體制。性平會委員自然也

肩負重任，應該對於性別平等和相關議題有著一定了解和關注，並致力於打造校園與師生的性別意識。這並不

表示，擔任性平會委員者都必須對性別議題抱持著相同的特定意見，但性平委員本身的性別意識確實會影響校

園性平政策與環境的走向，因此值得我們進一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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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永鋕。 圖／截自「不一樣又怎樣」紀錄片-葉永鋕篇

男性的委屈從何而來？

回到台大性平委員選舉，我們很難從幾位引起爭議的候選人簡短的政見中，就勾勒出他們對於各式性別議題的

全面立場，但與其說某些看似誇張的言論是來「鬧場」的，筆者卻認為，其實這些隻字片語彰顯出，當事人並

非對當前常見、流行的性別討論毫無認識。相反地，其實引起爭議的幾則「政見」都高度呼應了近年來社群網

站和公民社會中，性別平權議題經常激起的討論內容，也反映出了一些常見、甚至被高度鼓吹的社會情緒。

因此，在本文中，筆者並不打算著重於這些候選人的適格性——包括他們的政見到底是出自真心或只是「反

串」——或性平委員的遴選機制等議題，而想要從幾則爭議政見所透露出的「情緒」出發，討論這些情緒從何

而來，又反映了怎樣的社會氛圍。

在幾則政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男性的委屈」，例如認為當前性平會在調查性平事件時，未能給予行為

人（在多數的情況下為男性）足夠的表達空間，或是直言當代男性權利受到嚴重「打壓」。事實上，網路上也

有評論指出，這些政見的出現有其「脈絡」，那就是不少男性有過因為被「誣告」而進入性平調查的經歷。提

出這項意見的評論者事實上只給出了兩個例子（而且只有其中一個確定有進入性平會），但言詞中卻隱約透露

出，這種「被誣告」的經驗彷彿是男性之日常，並且已經造成許多恐懼和壓迫。

事實上，綜觀社群網站上的討論，這類主張並不少見。例如當《跟蹤騷擾防制法》通過時，便有不少人主張這

將會被女性當成用來任意指控男性的工具。又例如「人醜性騷擾」這句話其實也就在暗示，女性們的性騷擾指

控並不見得真實，或是當某些女性提出指控時，經常會被質疑是「想要錢」或單純「事後反悔」。這類「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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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通常並不著重於控訴的真實性 ，而是營造出一種情緒，亦即當前的性別政策對男性並不公平，甚至是在壓

迫男性。

男性社群所主張的「委屈」也不僅限於此。包括「母豬教」和「女權自助餐」等用語也表達出同樣的情緒：性

別平等早已達成，女性也早已在各方面都獲得和男性相同的機會與待遇——如果如今性別壓迫還存在，那也是

女性利用女性主義語言對男性造成的剝削。

台灣並不是唯一發展出這種氛圍的社會，在經常被台灣社會引作參考的南韓，這種情緒也主導了性別討論，甚

至造成社會撕裂。許多人指出，南韓女性主義者已經太過「激進」，剝奪了許多男性的空間與權益。在今年的

南韓總統大選中，還有候選人以這樣的情緒作為政見基礎，更主張「南韓早已沒有性別歧視」。

然而，不論是台灣或南韓，或世界任何地方，客觀數據都顯示，我們距離「性別平權」其實還有非常漫長的一

段路，從女性仍占世界上貧窮人口之多數、到女性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參與率及擔任領導者的比例仍舊較低、男

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承擔較多的家務工作，到女性作為性別暴力的受害者。在社會的各個面向上，女性都仍面

臨巨大的結構不平等。舉例來說，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都會發布《性別落差報告》，

追蹤156個國家在教育、健康、經濟機會、及政治賦權等四大領域中的性別差距。2019年時，該報告指出男女還

要99.5年才能達成平等，2020年時則發現，這個數字因為疫情退步，變成了135.6年。

在2022年的南韓總統大選中，保守派在野黨的尹錫悅提出要廢除女性家庭部等政見。 圖／美聯社

無所適從的時代？性別文本與公私領域的「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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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說，某些男性所感受到的委屈或被剝奪感就完全是虛假的。為男性發聲本身並沒有錯，女性主義從來

也不只關注女性的權益，而是希望不同性別的人都能擺脫父權體制所設下的性別規範，得以實踐自由的性別表

現並獲得平等的機會。然而，這類瀰漫在男性社群中的委屈情感，卻一方面可能來自一種錯誤的歸因，另一方

面也因此無法真正地解決男性們所感受到的困境。

這種委屈跟剝奪的感受，其實產生於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下，思考和情感上的「不對稱」。在父權社會成長的

我們從小到大學習到一套性別互動文本，解釋、規定男性應該如何和女性互動，這些互動往往必須遵循父權社

會的性別想像，並都指向單一的形式跟結果：建立一個雙人一世、以養育子女、傳承血緣和累積財產為目的的

婚姻和家庭關係。

白話地說，我們一直以來學習男人在親密關係裡要主動、女人要矜持；男人要扮演經濟支柱，女人則負責照護

與情感勞動；男人透過展現自己的經濟力和收穫到一個「好女人」來證明陽剛價值，成為合格的男人，而女人

則透過婚姻和生育的成果來成為一個合格女人。

然而隨著社會的性別意識改變，這套性別文本已經不再適用，但我們的社會卻也沒有提供太多其他另類的選項

和資訊。於是當舊日的互動技巧不被接受、新的建議遍尋不著，許多資訊甚至多互相矛盾 時，難免令人感到無

所適從，卻又不能退出，因為父權文化還是要求，成為「合格」男性的唯一路徑就是藉由親密關係和性的征服

來證明自己的陽剛地位。

另一種不對稱存在於公私領域的落差。男性一方面覺得自己還是被要求要承擔家庭經濟責任，但另一方面「新

時代」的論述又主張男性應該要分擔家務、參與育兒。於是男性忍不住覺得，自己似乎沒有享受到任何女性主

義者所主張的解放與好處，但反之，女性卻好像同時在公領域和私領域都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權益，男性便因

此產生了被剝奪感。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貧富和階級差距更加深了這種感受。父權資本主義社會打造

的各種「不合格」使人焦慮，而女性便經常成為這種焦慮的發洩對象 。

然而，這樣的發洩方向一來忽略了，女性其實也受到同樣的性別文本箝制，亦同樣感受到公私領域性別意識進

展不同所帶來的落差。二來，其實將男性置於此種「不合格」標準與陽剛檢視底下的，往往是其他在父權社會

裡掌握陽剛優勢地位的「勝利組」、「阿爾法男」（alpha male），因為作為成功占據支配地位的一方，這些

男性比任何其他人都有更充足的理由，去維持現行的這套性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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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瀰漫在男性社群中的委屈情感，卻一方面可能來自一種錯誤的歸因，另一方面也因此無法真正地解決男性們所感受到的困境。 圖／歐新社

「制裁台女」無法為男性發聲

也正是因為這樣，感到委屈與被剝奪的男性，如果真的希望為男性發聲、出頭，所應該採取的行動絕非制裁女

性，而是加入女性主義者的行列，檢討父權社會的性別規範如何和資本主義思維結盟，進而打造出評量男女性

別的標準。因為事實上，如果有任何「女權自助餐」存在，那也都只是父權社會祭出的蠅頭小利。真正在大快

朵頤的，始終是那些在種族、性別、階級等各種身分下，同時享受著父權與資本主義紅利的男性們。

台大性平委員的遴選爭議，其實絕不能只歸因於校園性別教育的不足，或是少數男性的「惡搞」，而是反映了

一種普遍、但卻是被錯誤打造的社會氛圍，這種社會氛圍因為不正確的歸因和問責，形成男女之間的對立。然

而，那樣的對立其實是父權社會的詭計，藉此來挑選合格的男性與女性，也因此，不論是「制裁台女」還是

「終結噁男」，都不會是問題的解方 ，反倒是維持舊有的權力分配結構。

更重要的是，性別平權並非分食大餅的過程，男性的權益並不會因為女性被賦權而遭遇打壓。我們需要的是更

多的性別溝通，而大學性平會也的確有可能提供這樣的功能。因此，如果有男性願意透過加入這樣的機制，來

促進更多的性別對話，自然是值得鼓勵之事。

然而溝通的前提是父權社會賦與陽剛男性的資格感受，以及對女性的各種情感勞動與道德要求應該先獲得拆

解。比方說，傾聽女性在性別互動中感受到的不舒服與騷擾其實就是性別賦權很重要的過程之一，因為過去女

性經常被要求容忍、合理化這些騷擾經驗，或是在發聲時不被信任、甚至被責怪。又例如，性平委員的參選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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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性依舊占了多數，是否反映了政治參與等公領域仍舊對男性較為友善？而這樣的男性資格又可能造成什

麼影響？

說到底，男性這個性別絕非「原罪」，但挑戰父權規範的過程的確涉及了檢討陽剛男性所得以享受的既得利

益，並進行權力的重新分配。而男性應該明白的是，移除過去的特權並不代表個人從此遭受壓迫，事實上，在

拆解男性資格的同時，也是在幫助男性擺脫各種男子氣概的要求和束縛。

性別平權並非分食大餅的過程，男性的權益並不會因為女性被賦權而遭遇打壓。 圖／美聯社

亦即，它們通常並不會提供任何真實數據，指出所謂的「男性被誣告」的比例究竟有多少。而事實上，如果我們細究性

騷擾和性侵性別暴力犯罪等通報的數據，我們會發現，因為缺少證人、證據蒐集困難，以及要件認定等等問題，這類案

子成案的機率並不高。白話地說，受害者要成功對「真的行為人」提出告訴都已經非常困難了，更別提誣告。

例如有人會說現在約會吃飯應該AA，但另一些人又主張男人沒有房沒有車不能結婚；有些人說互動時溝通最重要，另一

些人又宣傳男性送禮物時不能問，不然就是沒誠意；我們一方面強調性別互動時的關鍵是合意，但兩性專家又說女性喜

歡說話用肯定句的「霸氣男性」。諸此云云，不免讓人困惑。

但這種不對稱和焦慮其實不只影響男性，女性亦然。女性一方面被告知自己在職場上要「挺身而進」、主動爭取，但女

性的薪資水準、升遷機會卻還是不如男性同儕，而結婚生子也依舊被當成女性最終最重要的人生成就。又例如女性如今

相信進入親密關係後還是要盡量經濟獨立，而男性也不再是唯一的養家者，但轉頭卻可能發現自己一結婚生子就會失去

勞動機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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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別提，「制裁台女」和「終結噁男」並不是一個公平的對比。一來，「台」作為一種本質身分的同時，「噁」卻是個

人行為選擇。白話地說，一名女性無法決定自己「台不台」，但男性卻可以選擇自己要不要從事任何「噁」的行為。二

來，如同所謂的母豬教，誰是需要被制裁的「台女」這個標準始終是浮動不變的，更是在舊有的性別規範和不平等權力

關係下被定義出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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